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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蒂洛尼家族原藏澳門半島畫探析（上）：漂洋過海的“乾隆澳門華夷雜處全景圖”       盧嘉諾

真蒂洛尼家族原藏澳門半島畫探析（上）：

漂洋過海的“乾隆澳門華夷雜處全景圖”

摘   要 現藏於香港海事博物館、館藏名為“真蒂洛尼家族原藏中國貿易港繪
畫系列：澳門（十八世紀晚期） ”的畫作，其最早的收藏者應為意大
利外交家卡米洛 · 路易士 · 羅斯 （ Cami l l o  Lu iz  de  Ross i ） 。 該
圖描繪的場景符合約十八世紀下半葉的澳門半島風貌，表現了當時澳
門的城市生活情景，應為近年澳門藝術史、社會生活史的又一重大發
現，是研究清中期澳門城市生活的重要圖像史料。該圖是一幅帶有較
強功能性、注重描寫社會風貌的功能性畫作，繪圖者主要以“傳達資
訊”為目的，以“示意”為首要、藝術造詣要求次之。其中鮮活的華
洋雜處生活場景是該畫的一大亮點。它應為現存最早一幅同時繪出澳
門華人營地集市貿易、農耕及水上活動生活場景的畫作，亦罕見地描
繪了多名陸上及水上女性，其多樣的人物及建築形象，堪稱史學界的
重要發現，應將其命名為“乾隆澳門華夷雜處全景圖”。

關鍵詞 地圖；社會生活史；拿破崙戰爭；澳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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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盧嘉諾，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歷史學博士候選人，

研究方向為澳門人口史、中葡關係史、香山地區史、鄉村研究等。

2010 年，香港海事博物館獲得真蒂洛尼家
族 原 藏 的 四 幅 分 別 繪 有 澳 門、 廣 州、 黃 埔 和 肇
慶 四 城 景 觀 的 畫 作， 館 方 將 其 取 名 為“ 真 蒂 洛
尼家族原藏中國貿易港繪畫系列”。2020 年，
學者周琰曾撰文簡單描述該系列畫作； 1 2021
年，楊斌在研究其發現的〈澳門山水長卷〉時，
以“Genti loni  Paint ing” 指 稱 該 系 列 畫 作 的
澳門畫（下簡稱“澳門畫”），並認為它與〈澳
門山水長卷〉的年代大致相當； 2 2022 年 8 月
30 日，澳門基金會下屬的“澳門記憶”文史網
宣 佈 獲 得 該 系 列 畫 作 的 使 用 權， 並 將 其 發 佈 於
網 上 供 公 眾 閱 覽， 當 中 最 受 關 注 的 是 該 系 列 中
的澳門畫。 3 吳志良認為“澳門的畫作顯示了約
1760 年的澳門面貌，如炮台、城牆、教堂、民
居，還有農耕和生活場景等”； 4 關俊雄其後撰
文 對 畫 中 的 人 物 及 生 活 場 景 等 內 容 展 開 論 述，
並 根 據 畫 中 的“ 議 事 亭 ” 為“ 西 式 建 築 ”， 判

斷此圖為 1784 年之後所作。 5 2022 年 9 月，
澳門海事博物館舉辦的“護國庇民——澳門海上
防禦四百周年專題展”亦展出了該圖。

然 而，“ 澳 門 畫 ” 的 收 藏 源 流、 繪 製 年 份
以 及 細 節 考 述， 目 前 尚 有 討 論 空 間， 筆 者 擬 分
三篇文章對其進行系統的研究。本文作為上篇，
擬 在 前 人 的 基 礎 上 對 此 畫 的 收 藏 源 流、 時 空 特
色、 表 達 重 點， 以 及 其 歷 史 意 義 進 行 討 論， 藉
此 機 會 拋 磚 引 玉， 望 學 界 對 此 畫 的 價 值 有 進 一
步 的 認 識。 筆 者 並 非 藝 術 史 領 域 的 研 究 專 家，
不足之處還請諸君不吝賜教。

一、“澳門畫”的原收藏者“卡米洛”

根 據 香 港 海 事 博 物 館 提 供 的 資 訊，“ 澳 門
畫 ” 的 尺 寸 為 83.5×170.5×2.8 厘 米（ 連
框 ） —— 這 種 尺 寸 的 畫 作 應 為 掛 在 牆 上 的 裝 飾
畫。 館 方 還 附 有“ 約 1807 或 1809 年 外 交 家
Camil lo de Rossi 購 於 巴 西 里 約 熱 內 盧， 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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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家族流傳下來”的說明。 6 畫作背後有十九世
紀意大利文註釋，館方的翻譯為：

意大利 Ferraioli城市的商人Natalia 

de Rossi 的祖父 Cav. Camillo de Ross

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購入四幅中國貿易港

繪畫。約1807年他擔任教宗使節團秘書，
服務於巴西之布拉崗紮約翰六世國王，之

後國王出走，法國佔領巴西。7

雖 然 註 釋 中 的“ 法 國 佔 領 巴 西 ” 不 符 合 史 實，
但 這 段 話 卻 說 明 了 目 前 此 系 列 畫 作 可 追 溯 的 最
早 收 藏 者， 很 可 能 是 具 有 科 西 嘉 和 意 大 利 貴 族
血 統 並 與 歐 洲 王 室 和 羅 馬 教 廷 均 有 密 切 關 係 的
外交官卡米洛· 路易士· 羅斯（Camil lo Luiz 
de Rossi， 以 下 簡 稱 卡 米 洛 ）， 8 而 這 幅 畫 的
收 藏 經 歷 或 許 與 十 九 世 紀 初“ 拿 破 崙 戰 爭 ” 引
致葡萄牙王室出逃巴西的大背景有關。

1807 年 11 月， 拿 破 崙（Napoleone 
Bonapar te） 派 遣 法 軍 將 領 讓· 安 多 什· 朱
諾（Jean-Andoche Junot） 帶 兵 入 侵 葡 萄
牙。 隨 着 法 軍 的 步 步 逼 近， 葡 萄 牙 攝 政 王 約 翰
六 世（Joã o Ⅵ ） 於 11 月 27 日 向 國 民 發 表
聲 明 稱 王 室 將 撤 離 里 斯 本， 遷 往 巴 西 里 約 熱 內
盧。11 月 29 日，31 艘 葡 萄 牙 商 船 及 23 艘 軍
艦 搭 載 了 近 一 萬 五 千 人 駛 離 里 斯 本 的 塔 霍 河 口
（Barra do Tejo）。9 而朱諾所帶領的軍隊直
到 11 月 30 日才進入里斯本， 因此未能擒獲葡
萄牙王室。 10

卡米洛曾任羅馬教廷駐葡萄牙大使館的秘書
（Secretár io da Nunciatura Apostol ica）
和 羅 馬 教 廷 駐 葡 萄 牙 大 使 洛 倫 佐‧卡 萊 比
（Lorenzo Caleppi， 下稱洛倫佐 ） 的秘書，
他 目 擊 並 記 錄 了 1807 年 11 至 12 月 朱 諾 攻 佔
里斯本並成立臨時政府後的事跡。 11 他所撰寫的
過 百 頁 日 記 附 錄 了 1807 年 11 月 至 1808 年
8 月 朱 諾 政 府 執 政 時 期 頒 佈 的 很 大 一 部 分 法
令。 12 換 言 之， 卡 米 洛 直 至 1808 年 8 月 還 留
在里斯本，相關文件之後被帶到巴西——該日記
在 1944 年 被 整 理 成《 里 斯 本 事 件 的 日 記： 朱

諾的軍隊進入之際》並在里斯本出版。 13

洛 倫 佐 於 1801 年 被 羅 馬 教 廷 任 命 為 駐 葡
萄 牙 大 使，1808 年 成 為 首 位 在 巴 西 開 展 活 動
的 教 廷 大 使， 後 於 1816 年 3 月 被 羅 馬 教 廷
晉 升 為 樞 機 主 教， 但 他 最 終 未 能 返 回 羅 馬，
並 於 1817 年 1 月 10 日 在 里 約 熱 內 盧 中 風 病
逝， 享 年 76 歲。 14 1843 年， 卡 米 洛 在 羅 馬
出 版 了《 圍 繞 洛 倫 佐‧卡 萊 比 的 生 活 和 有 關 他
的 一 些 事 件 的 回 憶 錄 》（Memorie intorno 
al la v i ta del  Card. Lorenzo Caleppi  e ad 
a lcuni  avveniment i  che lo r iguardano ，
以 下 簡 稱《 回 憶 錄 》） 以 紀 念 他 的“ 恩 人 ”
（benefattore）。這本意大利文著作詳細介紹
了洛倫佐的生平，同時整合了其日記內容，重現
了卡米洛與洛倫佐從里斯本逃往巴西的經過。15

上述的出版物都表明了卡米洛曾在 1808 年到達
里約熱內盧，且與教廷有密切關係。

若 如 “ 澳 門 畫 ” 的 意 大 利 文 註 釋 所 述 ，
畫 作 是 卡 米 洛 在 巴 西 購 買 （ 或 獲 得 ） 的 ， 那 麼
他 是 何 時 前 往 巴 西 的 呢 ？ 據 卡 米 洛 《 回 憶 錄 》
記 載 ， 未 能 獲 得 護 照 的 洛 倫 佐 無 法 在 1807 年
11 月 29 日 跟 隨 葡 萄 牙 王 室 逃 離 里 斯 本 ； 16 
11 月 30 日 晚 上， 洛 倫 佐 與 朱 諾 將 軍 在 里 斯
本 面 談， 其 後 在 里 斯 本 逗 留 了 近 四 個 半 月。 17

直 到 1808 年 的 復 活 節 後， 卡 米 洛、 洛 倫 佐 與
兩 名 僕 人 才 易 服 秘 密 逃 離。 18 在 英 國 軍 艦 護 航
下，他們在 5 月 10 日抵達英格蘭的普利茅斯港
（Plymouth） 並 獲 得 英 國 政 府 的 禮 遇。 19 他
們 輾 轉 在 英 格 蘭 多 處 及 馬 德 拉 島 停 留 後， 於 7
月 29 日登上英國船正式前往巴西，最終在 1808
年 9 月 8 日下午 2 時抵達巴西里約熱內盧， 洛
倫 佐 就 此 成 為 羅 馬 教 廷 第 一 位 踏 足 巴 西 的 主 教
與大使，20 這也是卡米洛首次到達巴西的記載。

卡 米 洛 與 洛 倫 佐 在 巴 西 逗 留 了 五 年 多。 隨
着 拿 破 崙 在 1814 年 4 月 宣 佈 無 條 件 投 降， 羅
馬 教 皇 也 隨 之 被 釋 放。1814 年 7 月 13 日，
卡 米 洛 乘 坐 葡 萄 牙 商 船 離 開 里 約 熱 內 盧， 他 途
經 熱 那 亞（Genova）， 最 終 於 11 月 29 日
經 陸 路 抵 達 羅 馬 —— 此 時 正 值 歷 史 上 重 要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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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.　“澳門畫”全圖（圖片來源：香港海事博物館授權，筆者複製提供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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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維 也 納 會 議 ”， 卡 米 洛 拜 訪 了 當 時 出 席 維 也
納 會 議 的 臨 時 國 務 卿（Pro-segretar io di  
stato） 帕 卡 主 教（Cardinal  Bartolomeo 
Pacca），21 同時有幸見到教皇庇護七世（Pio 
Ⅶ）。值得玩味的是，卡米洛刻意在這本 1843
年 的《 回 憶 錄 》 中 提 及 他 與 帕 卡 早 在 1814 年
就 已 建 立 起 信 任 關 係 —— 帕 卡 於 1818 年 12 月
21 日的宗教會議上被升為樞機主教。在與帕卡
等宗教領袖進行為期四個月的“艱難”會議後，
隨 着 1815 年 3 月 拿 破 崙 捲 土 重 來， 卡 米 洛 與
帕 卡 在 3 月 23 日 一 同 離 開 羅 馬， 隨 後 他 獨 自
前往西班牙加的斯（Cadice），再到達里斯本，
後經 83 天的航期， 於 1815 年 9 月 20 日回到
里 約 熱 內 盧， 22 這 是 卡 米 洛 首 次 從 巴 西 返 回 歐
洲 的 經 歷， 這 也 奠 定 了 他 日 後 在 羅 馬 教 廷 的 關
係， 意 味 着 洛 倫 佐 去 世 後 他 仍 能 在 歐 洲 宗 教 圈
中立足。

約翰六世在 1815 年成立了“葡萄牙—巴西—
阿爾加維聯合王國”，根據現藏於巴西國家圖書
館（Biblioteca Nacional do Brasil）的 1816 年
和 1817 年的里約熱內盧年鑑，卡米洛是位列葡
萄牙駐外國總領事、領事和副領事（Consules 
Geraes,  Consu le ,  e  V ice  Consu les  de 
Portugal no Reinos Estrangeiros） 列 表 中
的 羅 馬 唯 一 的 官 員， 官 職 為 總 領 事 和 商 務 代 理
（Consul Geral, e Agente do Negocios）。23 
1818 年 8 月， 卡 米 洛 返 回 羅 馬 為 此 前 因 中 風
去世的洛倫佐舉辦喪事， 24 《 回憶錄 》 亦到此
結 束， 並 無 卡 米 洛 返 回 羅 馬 後 的 事 跡 記 載。 筆
者 在“ 巴 西 皇 宮 ” 的 文 獻 目 錄 中 發 現， 卡 米 洛
曾 分 別 於 1818 年 9 月 17 日 和 11 月 14 日 從
海 外 致 函 給 約 翰 六 世 國 王 的 首 任 妻 子、 西 班 牙
國王卡洛斯四世的女兒卡洛塔· 若阿金娜（D. 
Carlota Joaquina），25 可見後來他在羅馬逗
留了一段時間，亦可能從此定居歐洲。

值 得 一 提 的 是， 卡 米 洛 的 家 族 成 員 亦 非
等 閒 之 輩， 除 了 父 母 為 科 西 嘉 和 意 大 利 貴 族
外， 其 家 人 在 十 九 世 紀 初 的 歐 洲 外 交 和 政 治
領 域 頗 具 地 位： 其 舅 父 是 意 大 利 政 治 家 菲 利
克 斯‧ 帕 斯 卡‧ 巴 喬 基（Fel ice Pasquale 

Baciocchi）， 舅 母 正 是 拿 破 崙 的 妹 妹
伊 莉 莎‧波 拿 巴 公 主（El isa Bonaparte 
Baciocchi）， 這 也 為 卡 米 洛 家 族 在 拿 破 崙
得 勢 期 間 提 供 了 最 大 的 政 治 支 援； 26 妹 妹 弗 拉
米 尼 亞‧羅 斯（Flaminia de Rossi） 的 丈
夫 為 薩 爾 姆 親 王 威 廉‧佛 羅 倫 薩‧路 易 士‧查
理（Gugl ie lmo Fiorent ino Luig i  Car lo  d i  
Salm-Salm）， 27 他 在 1830 年 比 利 時 從 荷
蘭 獨 立 後， 登 上 比 利 時 王 位， 成 為 利 奧 波 德 一
世（Leopold Ⅰ）； 28 弟弟查理‧亞歷山大‧
羅 斯（Carlo Alessandro de Rossi） 是 普
魯士外交官，妻子為著名歌劇女高音亨麗埃特‧
桑塔格（Henriette Sontag）。 29

至 此， 我 們 基 本 能 夠 還 原 卡 米 洛 的 生 平：
1807 年卡米洛作為教廷大使洛倫佐的秘書在葡
萄牙從事教務工作，後因法國軍隊入侵葡萄牙，
於 1808 年 4 月 起 離 開 里 斯 本 並 在 多 地 輾 轉，
最終在 9 月 8 日抵達巴西里約熱內盧。 隨着歐
洲 局 勢 日 漸 穩 定， 卡 米 洛 被 委 派 為 葡 萄 牙 駐 羅
馬 的 總 領 事 和 商 務 代 理， 並 至 少 兩 次 往 返 巴 西
與 意 大 利。 換 言 之， 卡 米 洛 並 非 1807 年 到 達
巴西——也就是說他在 1808 年或之後在巴西獲
得“澳門畫”的可能性相對較大。

值 得 注 意 的 是，“ 意 大 利 Ferraiol i 城 市
的 商 人 ” 這 句 話 翻 譯 有 誤， 容 易 造 成 誤 解。

“Ferraiol i”並非城市名，而是意大利語中“斗
篷 ”（ ferraiolo） 的複數， 這是一種天主教神
職 人 員 披 在 肩 上 的 斗 篷， 這 盤 生 意 顯 然 與 卡 米
洛 在 教 廷 的 影 響 力 密 切 相 關。 也 就 是 說，“ 澳
門 畫 ” 背 後 的 意 大 利 文 註 釋 說 明， 這 幅 畫 有 可
能 由 卡 米 洛 帶 回 意 大 利 後， 最 終 傳 給 從 事 天 主
教 斗 篷 生 意 的 孫 輩（Natal ia 是 女 性 名 字 ）。
顯 然， 卡 米 洛 不 是 聖 職 人 員， 並 無 婚 育 限 制。
他 在《 回 憶 錄 》 中 的 落 款 為 Commendatore 
Camil lo Luigi  de Rossi，即“騎士指揮官”
（ 縮 寫 為 Comm.） 這 一 榮 譽 頭 銜， 而 註 釋 中
“Cav. Camil lo de Ross”中的“Cav.”則
為 意 大 利 較“ 騎 士 指 揮 官 ” 低 一 級 的“ 騎 士 ”
（Caval iere） 的 縮 寫， 也 印 證 了 卡 米 洛 與 畫
中註釋的人名身份基本相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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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看“約 1807 年他擔任教宗使節團秘書，
服 務 於 巴 西 之 布 拉 崗 紮 約 翰 六 世 國 王， 之 後 國
王 出 走 ” 這 段 話， 當 中 所 隱 含 的 歷 史 信 息 與 筆
者 考 證 的 卡 米 洛 生 平 基 本 相 符。 我 們 假 定 這 段
註 釋 並 非 後 人 為 了 攀 附 名 人 而 刻 意 偽 造， 文 中
的歷史錯漏乃後人的無心之失，那麼“澳門畫”
就 有 可 能 是 卡 米 洛 抵 達 巴 西 後 購 入 並 帶 回 意 大
利的，這也與上文提及其孫輩為意大利“斗篷”
商人的職業相符。

二、“澳門畫”的圖像史料價值

從 目 前 所 能 夠 獲 取 和 解 讀 的 資 訊 來 看， 筆
者 初 步 判 斷“ 澳 門 畫 ” 所 描 繪 的 場 景 為 十 八 世
紀 五 十 年 代 或 之 後 的 澳 門 半 島 風 貌， 30 它 整 體
呈 現 出“ 中 西 結 合 ” 的“ 外 銷 畫 ” 風 格， 畫 師
繪 製 時 應 存 在 模 仿 的 範 本。 從 繪 畫 手 法 與 技 藝

來 看， 繪 製 者 應 是 一 位 受 過 短 期 西 方 繪 畫 訓 練
（至少接觸過西方繪畫）的華人畫師。

畫 師 以“ 鳥 瞰 ” 的 形 式 作 畫， 澳 門 半 島 被
整 體 放 置 在 向 西 轉 動 90 度 的 平 面 上， 畫 面 左
右展開，繪圖視角為從灣仔方向遠眺澳門內港，
左側為北部的關閘，右側為南部的媽閣，即“上
東 下 西 ” 的 橫 構 圖 法。“ 澳 門 畫 ” 沒 有 標 明 比
例 尺 與 方 向， 嚴 格 意 義 上 不 屬 於 專 業 性 的 地 圖
（或航海圖）。

據 筆 者 統 計，“ 澳 門 畫 ” 全 圖 共 繪 有 華 洋
建築 174 座，其中西式教堂 13 座、炮台 5 座、
華洋民房 130 座（其中單層 17 座、雙層 111 座、
三 層 2 座 ）， 另 有 海 關、 廟 宇、 棚 屋、 草 亭 草
屋及濱水建築等 26 處。我們可以明顯看出，繪
圖 者 對 於 宗 教 場 所 及 城 防 系 統 的 細 節 描 繪 較 為

圖 2.　澳門城內部分建築（圖片來源：香港海事博物館授權，筆者後製提供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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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.　關部行台與沙梨頭一帶（圖片來源：香港海事博物館授
權，筆者後製提供。）

突出，但是並沒有忽略民房的描繪。

此 外，“ 澳 門 畫 ” 對 水 上 的 華 夷 船 隻 也 進
行 了 刻 畫， 全 圖 共 繪 出 華 夷 各 式 船 隻 79 艘：
其 中 華 船 有 無 帆 舢 板 小 船 39 艘、 單 帆 小 船 19
艘、商用小船（含單帆及雙帆）9 艘、官船 2 艘、
無帆小艇 1 艘以及雙桅大帆船 1 艘，共 71 艘；
另 有 夷 船 三 桅 大 帆 船 7 艘 及 無 帆 駁 船 1 艘， 共
8 艘。

鮮 活 的 華 洋 雜 處 生 活 場 景 是 該 畫 的 一 大 亮
點， 畫 中 繪 製 的 人 物 值 得 我 們 重 點 關 注。 全 圖
合 計 繪 製 了 210 人， 包 括 陸 上 華 人 共 67 人：
其中農夫 3 人、商販 12 人、官員及官兵 12 人、
僧人 2 人、孩童 5 人、挑夫貨郎 14 人、村民 8
人、 士 紳 5 人、 撐 傘 的 民 眾 男 女 6 人； 陸 上 夷

圖 7.　中式帆船（圖片來源：香港海事博物館授權，筆者後製
提供。）

圖 6.　“十八間”、西式三桅船與中式小艇（圖片來源：香港
海事博物館授權，筆者後製提供。）

圖 5.　中式商船與帆船（圖片來源：香港海事博物館授權，筆
者後製提供。）

圖 3.　關閘、蓮峰廟及望廈村（圖片來源：香港海事博物館授
權，筆者後製提供。）

人 共 54 人： 其 中（ 疑 似 ） 耶 穌 會 士 2 人、 聖
方濟各會修士 2 人、黑紗修女 7 人、夷男 16 人、
夷 婦 14 人、 衛 兵 7 人、 兒 童 1 人、 坐 各 式 轎
男女 5 人（ 假定 3 頂女轎均有女性在內 ）； 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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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奴僕共 21 人：其中轎夫 16 人、奴僕隨從 5 人；
水上華夷共 68 人：其中華人疍民男 22 人、女
27 人，引水人或商人男 9 人、女 3 人，以及船
上的男性夷人 7 人。

圖 中 所 繪 的“ 華、 洋、 奴 ” 比 例 達 到
128：61：21， 華 人 數 量 超 過 洋 人 近 一 倍。 不
難 發 現， 繪 圖 者 向 觀 看 者 傳 遞 了 一 些 重 要 的 資
訊：生活在澳門的華人人口要比洋人及黑奴多；
此 地 的 農 業、 商 業 貿 易、 內 港 航 運 主 要 由 華 人
經營或主導；洋人的社會地位比黑奴要高；“外
夷 ” 的 宗 教 儀 式 很 重 要 等。 據 1750 年 香 山 知
縣張甄陶所著的〈澳門圖說〉記載：

由望廈而西三里為澳門，其地周

一千三百八十餘丈，因山勢高下，築屋如

蜂房蟻垤者，澳夷之居也。夷有黑白二

種：白曰白鬼，西洋人，其性黠而傲；黑

曰黑鬼，西洋之屬地滿人，其性愚而貪，

受役於白鬼……今在澳之夷約六百餘家，

每家約三男而五女，其樓房多空曠無居

人，賃華人居之，是少於昔……31

可 見 此 時“ 澳 夷 ” 人 口 超 過 五 千 人， 32 同 時 也
揭 露 出 不 少 華 人 租 住 葡 人 房 屋。 張 氏 在〈 制 馭
澳 夷 論 〉 中 更 言 明“ 惟 是 澳 中 民 夷 雜 處， 數 盈
二 萬 ”， 33 即 澳 門 華 人 已 超 過 一 萬 五 千 人， 與
“澳門畫”中所呈現的華洋人口比例相若。

根 據 現 存 文 獻 記 載， 十 八 世 紀 在 澳“ 基
督 徒 ” 人 口 規 模 穩 定 保 持 在 5,000 人 左 右：
1745 年 的“ 基 督 徒 ” 人 口 為 5,212 人， 華 人
約 為 三 至 五 倍； 34 1754 年 11 月， 澳 門 議 事
會 致 函 葡 王 報 告 澳 門 華 人 人 口 數 已 達 16,000
人；35 1775 年的“基督徒”人口為 4,978 人，
華人約有 20,000 至 22,000 人；1776 年的“基
督 徒 ” 人 口 約 為 6,000 人， 華 人 約 為 22,000
人；至 1791 年，“基督徒”人口為 4,851 人，
華 人 人 口 約 22,000 人。 36 由 此 可 見， 十 八 世
紀 五 十 年 代 後 的 澳 門 社 會 中， 華 人 在 人 口 數 量
上 佔 主 導 地 位， 故“ 澳 門 畫 ” 所 呈 現 的 華 洋 景
象較真實地反映了當時澳門的人口比例。

如果“澳門畫”不是現代所繪的仿古贗品，
那 麼 其 史 料 價 值 就 堪 比 近 年 發 現 的〈 澳 門 山 水
長 卷 〉。 它 或 許 是 現 存 最 早 一 幅 同 時 繪 出 華 人
營 地 集 市 貿 易、 農 耕 及 水 上 活 動 生 活 場 景 的 澳
門 畫 作， 其 中 多 個 描 繪 場 景 都 堪 稱 史 學 界 的 首
次 發 現。 楊 斌 和 關 俊 雄 的 研 究 都 曾 論 及 繪 畫 的
細 節， 筆 者 嘗 試 在 前 人 基 礎 上 進 一 步 推 進 對 此
畫的評價。

第 一， 它 應 是 迄 今 為 止 學 界 所 發 現 的 最
早 呈 現 望 廈 村 華 人 農 夫 形 象 與 農 耕 場 景 的 中
式 繪 畫。 雖 然 早 在 1634 年 雷 曾 德（Pedro 
Barreto de Resende） 繪 製 的〈 澳 門 平 面
圖 〉 就 曾 出 現 望 廈 村 落 及 農 田， 37 但 包 括〈 澳

圖 8.　女轎及夷婦（圖片來源：香港海事博物館授權，筆者後
製提供。）

圖 9.　城內的華夷人物（圖片來源：香港海事博物館授權，筆
者後製提供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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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 山 水 長 卷 〉 在 內 的 畫 作 對 望 廈 村 的 描 繪 往 往
都 是 用 山 脈 和 農 田 作 簡 單 示 意（ 或 有 疑 似 村 人
拿 着 農 具 ）， 並 未 表 現 出 具 體 的 農 耕 場 景。 現
存 可 考 的 由 歐 洲 人 所 繪 製 的 澳 門 地 圖， 大 多 不
畫人物，即便有——陸地上生活的人物也多表現
為 擁 有“ 西 方 人 ” 外 貌 和 裝 扮 的 居 民， 鮮 有 出
現有陸上及水上華人居民的蹤影。

第 二， 它 應 是 迄 今 為 止 學 界 所 發 現 的 最
早 呈 現 澳 門 陸 上 和 水 上 華 人 女 性 生 活 場 景 的 畫
作， 這 在 現 存 的 澳 門 地 圖 類 畫 作 中 極 為 罕 見。
〈 澳 門 山 水 長 卷 〉 所 呈 現 的 澳 門 水 陸 華 洋 人 物
均為男性，然而實際生活中不可能只存在男性。
1866 年澳葡政府成立統計辦公室，並在 1867
和 1868 年 相 繼 進 行 澳 門 半 島 陸 上 和 水 上 人 口
普 查， 將 華 人 分 為“ 陸 上 ” 和“ 水 上 ” 兩 類。
其中水上人口為 21,818 人，在總人口 78,070
人 中， 約 佔 27.95%， 38 可 見 水 上 人 口 是 澳 門
人 口 總 體 不 可 或 缺 的 重 要 部 分。 過 往 華 人 疍 民
和 引 水 人 的 形 象 鮮 見 於 澳 門 的 圖 像 史 料， 繪 圖

者 用 掛 有“ 小 白 旗 ” 的 無 帆 船 或 單 帆 船 表 示 航
道 上 的 商 業 船 隻（ 或 駁 腳， 或 引 水 ）， 同 時 也
繪 製 了 不 少 無 帆 或 單 帆 的 漁 船。 船 上 的 人 物 可
根 據 服 飾、 外 貌 來 區 分 其 性 別： 穿 長 褲、 留 辮
子者，為男性；穿長裙、披長髮者，則為女性。
這 些 細 節 都 為 研 究 清 代 澳 門 社 會 生 活 史 提 供 了
重要的圖像證據。

第 三， 該 圖 利 用 人 物 衣 着、 配 飾 及 工 具 進
行 明 顯 的 職 業 分 工 刻 畫， 繪 圖 者 以 簡 約 的 畫 法
表 現 出 生 活 在 澳 門 的 真 實 人 物 形 象。 圖 像 中 如
孩 童 嬉 戲、 夷 人 相 互 脫 帽 敬 禮、 夷 婦 成 群 結 隊
在 街 上 漫 步、 奴 僕 為 主 人 撐 傘 抬 轎、 華 人 農 夫
種 地、 貨 郎 挑 貨、 商 人 賣 菜、 民 眾 在 市 集 討 價
還 價、 商 販 手 舉 秤 砣， 甚 至 是“ 肉 檔 ” 為 了 避
免 陽 光 直 曬 以 保 持 肉 類 新 鮮 所 用 的 遮 陽 傘 等 一
系 列 十 八 世 紀 的 真 實 生 活 場 景 都 被 一 一 繪 畫 出
來。畫面中的華洋人物形象之豐富，實屬罕見。
如 果 說〈 澳 門 山 水 長 卷 〉 突 出 表 現 了 澳 門 的 景
色 與 華 洋 共 處 的 環 境， 那 麼“ 澳 門 畫 ” 則 進 一

圖 10.　望廈村農耕生活（圖片來源：香港海事博物館授權，筆者後製提供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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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1.　水上男女人物形象（圖片來源：香港海事博物館授權，筆者後製提供。）

圖 12.　營地市集各式人物（圖片來源：香港海事博物館授權，筆者後製提供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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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刻畫出在澳門生活的各個階級、民族、職業、
信 仰 的 居 民 活 靈 活 現 的 生 活 場 景。 但 由 於“ 澳
門 畫 ” 的 繪 圖 者 並 未 繪 製 華 人 與 夷 人 直 接 接 觸
的 畫 面， 說 明 用“ 華 夷 雜 處 ” 相 較 於“ 華 夷 共
處 ” 更 為 貼 切， 筆 者 在 此 建 議 將 其 定 名 為“ 乾
隆澳門華夷雜處全景圖”。

我 們 不 妨 用“ 澳 門 畫 ” 對 比《 澳 門 記 略 》
中的〈男蕃圖〉〈女蕃圖〉〈噶斯囒廟僧圖〉（即
聖 方 濟 各 會 修 士 ）， 以 及 葡 籍 主 人 與 奴 隸 的 形
象——包括〈硬轎圖〉〈軟轎圖〉與〈女轎圖〉
等乘坐轎子的場景，甚至是繪有十字旗紋的〈洋
舶 圖 〉， 也 幾 乎 一 致。 39 此 外， 圖 中 還 在 重 要
的 中 式 建 築 物 旁 繪 有 中 國 官 員 甚 至 和 尚， 可 見
繪 圖 者 非 常 了 解 各 個 地 點 對 應 的 華 洋 人 口 活 動
及勢力範圍。

第 四， 繪 圖 者 用 兩 種 不 同 的 旗 幟 刻 意 區 分
華 洋 勢 力 範 圍（ 這 與 下 文 提 及 的〈1746 年 澳
門 圖 〉 樣 式 高 度 一 致 ）， 還 利 用 船 上 的 旗 幟 區
分 開 船 隻 功 能（ 船 上 有 白 色 三 角 旗 應 為 航 道 商
船 ）。“ 澳 門 畫 ” 的 中 式 建 築 有 六 處 繪 有“ 旗
杆 石 ”， 共 繪 有 九 面 旗， 這 是 中 方 官 方 機 構
（ 如 官 廟、 稅 口 ） 的 特 有 標 誌； 40 另 在 各 處 西
式 軍 事 設 施（ 如 炮 台、 艦 船 ）， 都 標 以“ 聖 紅
十 字 ”（ 即 基 督 騎 士 團 的 徽 號 ）， 這 種 標 誌 常
見 於 十 六 至 十 七 世 紀 的 艦 隊 風 帆 上。 楊 斌 認 為
“ 澳 門 畫 ” 較〈 澳 門 山 水 長 卷 〉 更 突 出 其 葡 萄

牙 據 點“ 軍 事 化 ” 的 形 象， 41 這 個 觀 點 是 基 本
正 確 的。 筆 者 認 為 繪 圖 者 試 圖 向 觀 眾 傳 達， 澳
門 是 被 葡 萄 牙 軍 事 控 制 的、 屬 於 葡 萄 牙 王 國 的
領 地 —— 這 反 映 出 繪 圖 者 對 於 澳 門 現 實 狀 況 的
“ 認 可 ”， 同 時 也 具 有“ 迎 合 ” 外 國 顧 客 的 心
態。 儘 管 明 清 政 府 均 對 澳 門 主 張 絕 對 的 主 權，
但 繪 圖 者（ 至 少 是 原 始 範 本 的 製 作 者 ） 表 達 的
“ 政 治 意 味 ” 很 強， 或 許 這 也 在 暗 示 畫 作 是 由
葡 萄 牙 客 戶 所 訂 製 的。 當 然， 我 們 不 能 忽 視 繪
圖 者 之 所 以 這 樣 做， 可 能 是 受 到 參 考 範 本 的 影
響。

值得警惕的是，“澳門畫”中的三桅帆船，
如 克 拉 克（Carrack） 或 加 利 恩（Gal leon）
帆 船 樣 式 常 見 於 十 六 至 十 七 世 紀 澳 門 地 圖 的 海
面 區 域， 一 般 是 作 裝 飾 之 用。 它 們 被 繪 於“ 澳
門 畫 ” 中， 相 信 是 源 自 於 參 考 範 本 的 範 式。
1733 年 1 月，澳門主教賈修利（D. João de 
Casal）就曾記載：

因為任何一個商業國家一旦與葡萄牙

開戰，都會輕而易舉地佔領澳門；該市大

部分市界敞開，防衛人員太少，僅有八十

多名士兵守衛着三座大炮台、兩座小炮台

和一個堡壘。42

可 見 這 類“ 裝 飾 用 ” 的 船 隻 意 象 未 必 如 實 地 表
現出澳門的防務及西洋船隻情況。

圖 13.　聖方濟各修院與加思欄炮台（圖片來源：香港海事博物
館授權，筆者後製提供。）

圖 14.　媽閣廟、稅口與炮台（圖片來源：香港海事博物館授權，
筆者後製提供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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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五， 透 過 建 築 前 的 人 物 輔 助 說 明 建 築 的
用 途， 再 結 合 所 屬 勢 力 的 旗 幟， 生 動 地 表 現 出
其背後的權力歸屬，藉此強調建築的功能及“使
用 權 ”， 是 此 畫 的 一 大 特 色。 如 聖 方 濟 各 修 院
前 的“ 加 思 欄 僧 ”、 聖 保 祿 教 堂 前 的 傳 教 士 與
信 眾、 各 個 炮 台 的 士 兵 等， 人 物 均 與 建 築 一 一
對 應。 尤 其 是 具 有“ 官 廟 ” 性 質 的 媽 閣 廟 與 蓮
峰廟，43 其正前方均繪有華人官員與僧人相向作
揖 的 圖 像。 繪 圖 者 試 圖 向 觀 看 者 說 明 這 是 一 間
廟 宇， 並 暗 示 這 裡 與 清 政 府 有 某 些 關 聯； 而 關
部 行 台 旁 亦 有 兩 位 清 廷 官 員， 表 明 這 是 清 政 府
的 官 方 機 構， 同 時 該 建 築 鄰 近 華 夷 船 隻 的 停 泊
點（ 即 內 港 一 帶 的 碼 頭 ）， 自 然 會 讓 外 商 心 領
神會——這是一個“天朝”管理“外夷”貿易的
官 府， 需 要 在 此 領 取 進 入 廣 州 的“ 部 票 ”； 沿
岸 又 繪 有 各 個 稽 查 口（ 稅 館 ）， 並 有 華 人 官 員
站在岸邊，暗示他們要在此執行稽查夷民登岸、
稽 查 貨 物 與 徵 收“ 船 鈔 貨 稅 ” 的 職 責， 表 明 此
時的海權、貿易權還是清政府“說了算”。44 故
此， 繪 圖 者（ 或 者 其 原 始 模 板 ） 顯 然 知 道 這 些
建築的用途，且利用人物形象代替文字達成“示
意”的目的，讓目標觀眾了解這些地點的資訊。

第 六，“ 澳 門 畫 ” 更 為 清 晰 地 繪 出 多 個 地
標 的 位 置， 幫 助 我 們 更 好 地 理 解 清 代 中 期 的 澳
門 地 理， 為 我 們 補 足 了 十 八 世 紀 中 葉 澳 門 城 市
肌理及生活形態。以“澳門畫”結合 1792 年的
澳門地圖，可確定“大三巴門”與“水坑尾門”

分別位於花王堂右後方和現荷蘭園大馬路一帶。
該 畫 繪 出 了 望 廈 村 一 側 的“ 蓮 峰 廟 ”（ 新 廟 ）
與“觀音堂”（普濟禪院），位於望廈村與“大
三巴門”之間、在田埂與蓮溪之上的“舊橋”，
“ 水 坑 尾 ” 所 指 的“ 水 坑 ”、 水 道 和 古 老 的 水
坑 尾 橋， 青 洲 島 上 的 建 築 和 防 潮 堤 壩， 內 港 的
“ 大 碼 頭 ” 和“ 八 角 埗 頭 ”， 以 及 除 了 關 部 行
台 外 的 各 稅 口（ 包 括 關 閘 稅 口、 媽 閣 稅 口、 大
碼 頭 稅 口、 南 灣 稅 口， 每 個 稅 口 建 築 皆 有 黃 旗
示 意 ） 等 眾 多 明 顯 的 建 築 形 象。 這 些 圖 像 史 料
元素，均為過往圖像中鮮見甚至未曾出現的。

筆 者 堅 信， 隨 着 學 界 對“ 澳 門 畫 ” 的 深 入
發 掘， 它 除 了 能 夠 與 其 他 同 時 代 圖 像 作 品 起 到
相 互 辯 證 的 作 用， 將 會 對 清 中 期 澳 門 城 市 生 活
史 研 究 帶 來 新 的 衝 擊， 或 許 還 會 因 此 改 寫 過 往
一些既有的歷史判斷。

三、“澳門畫”的參考範本與解讀

解 讀 這 幅 水 粉 畫 的 其 中 一 個 關 鍵 點， 即 它
是以“寫實”還是“示意”為重點？顯然，“澳
門 畫 ” 是 以 示 意 為 首 要。 圖 中 所 繪 的 玫 瑰 堂、
風 順 堂 的 正 立 面 均 向 東 南， 按 照 透 視 原 理， 繪
圖 者 在 灣 仔 方 向（ 即 澳 門 半 島 的 西 側 ）， 是 無
法看到它們的正立面的（圖 15），這應與其參
考範本有關。

由 此 可 知，“ 澳 門 畫 ” 主 要 以“ 示 意 ” 為
主 要 目 的， 繪 製 時 採 用 了 多 個 透 視 點， 即 中 國
山 水 畫 常 見 的“ 散 點 透 視 法 ”（ 又 稱“ 動 點 透
視 ”）。 這 種 繪 畫 方 式 使 得 繪 圖 者 可 不 受 空 間
與 視 線 限 制， 重 點 突 出 建 築 的“ 功 能 ” 與 地 理
位 置， 強 調 重 點 建 築 的 顯 要 特 徵， 同 時 省 略 建
築 構 件 的 細 節（ 也 可 能 受 限 於 畫 師 的 畫 工 及 其
參 考 範 本 ）， 並 根 據 其 繪 畫 的 主 要 意 圖， 放 大
或縮小部分建築的規模及調整其地理位置。

實 際 上 每 一 張 地 圖 與 地 誌 畫 受 限 於 繪 圖 者
的技藝與參照物，都會呈現出不一樣的形態。從
地圖學的角度來看，學者弗朗西斯科‧奧利維拉
（Francisco Oliveira） 認 為 前 述 1634 年 雷

圖 15.　玫瑰堂、仁慈堂與議事亭的佈局（圖片來源：香港海事
博物館授權，筆者後製提供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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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德的〈澳門平面圖〉繪圖範式，可被稱為“雷
曾德模式”（Modelo de Resende）45——這
種 畫 法 不 採 用 南 北 向 垂 直 的 佈 局， 而 是 採 用 逆
時針轉 90 度，將關閘置於左側，讓整個半島被
橫 向 呈 現 在 觀 眾 面 前， 且 重 點 突 出 帶 有 殖 民 象
徵 的 軍 事 建 築（ 如 炮 台 ）， 並 在 岸 邊、 海 上 繪
有船隻（ 圖 16）。 在此之後， 有相當一部分的
澳門地圖可被視為是這一範式的變體。

關 於 範 本 的 問 題， 目 前 學 界 已 發 現 多 幅 與
“ 澳 門 畫 ” 樣 式 高 度 近 似 的 藝 術 作 品， 包 括 屏
風 和 漆 盒 上 蓋 的 地 圖 花 紋。 筆 者 認 為， 其 中 最
為 近 似 的 有 三 幅： 其 一 為 現 藏 於 葡 萄 牙 東 方 博
物館（Museu do Oriente） 的十八世紀四十
年代的〈 澳門屏風圖 〉（ 圖 17）， 46 其二為收
錄於《聖保祿遺址——通向未來的紀念碑》（As 
Ruínas de S. Paulo: Um Monumento para 
o Futuro ） 第 54 頁 的〈 箱 蓋 大 漆 描 金 澳 門 全
景圖〉，47 其三為現藏於葡萄牙國家古代藝術博
物館（Museu Nacional de Arte Antiga） 的

〈1746 年澳門圖〉（圖 18、19）。48

從 地 圖 學 的 角 度 來 看， 我 們 可 通 過 對 比 發
現〈澳門屏風圖〉和〈1746 年澳門圖〉與“澳
門 畫 ” 無 論 在 城 市 佈 局、 透 視 視 角 規 劃、 繪 畫
比 例 或 裝 飾 元 素 方 面 都 十 分 接 近， 三 者 之 間 明
顯有直接或間接的參考或繼承關係：對比圖 20
與圖 21 可發現，兩圖對關閘至望廈一帶的描繪
十 分 相 似， 尤 其 是 關 閘、 蓮 峰 廟、 望 廈 村 場、
農 田、“ 舊 橋 ”、 青 洲 山 及 建 築、 東 望 洋 炮 台
及 教 堂、 望 德 堂、 大 三 巴 門、 聖 保 祿 教 堂（ 大
三 巴 ）、 大 炮 台、 聖 方 濟 各 修 院 等 景 物， 無 論
是位置還是畫法都非常相近。

若對比圖 22 與圖 23 也能發現，兩圖在以
議 事 亭 為 中 心 的 北 部 建 築 立 面 建 模 以 及 方 向 上
均 有 極 其 相 似 之 處， 包 括 玫 瑰 堂、 仁 慈 堂、 議
事亭、大三巴以及營地集市等；此外，“澳門畫”
上 的“ 立 體 旗 幟 ” 與“ 鐘 樓 ” 的 形 象 也 是 承 繼
於此（見圖 24、25）。從圖像學的角度來判斷，

圖 16.　1634 年雷曾德繪製的澳門半島圖（圖片來源：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“全球地圖中的澳門”項目授權，筆者複製提供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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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8.　刻有〈1746 年澳門圖〉的漆盒（圖片來源：葡萄牙國家古代藝術博物館授權，筆者複製提供。）

圖 17.　澳門屏風圖（圖片來源：葡萄牙東方博物館授權，筆者複製提供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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顯 然 是“ 澳 門 畫 ” 作 為 後 繼 者， 參 考 了〈 澳 門
屏風圖〉或其範本。

十 六 世 紀 中 葉 以 降， 大 量 的 外 銷 瓷 器、 絲
綢、 漆 器 等 工 藝 品 經 葡 萄 牙 等 西 方 國 家 的 船 隊
運 往 歐 洲， 以 澳 門、 廣 州 為 代 表 的 外 銷 工 匠 會

按 照 西 方 客 戶 的 喜 好 製 作 具 有 東 方 色 彩 的 工 藝
品。 不 難 想 像， 在 十 八 世 紀 中 葉， 工 匠 們 以 諸
如“ 漆 盒 ” 和“ 屏 風 ” 這 樣 的 訂 製 藝 術 品 上 印
有 的 澳 門 圖 像 作 為 範 本， 繼 而 應 用 到 其 他 藝 術
創 作 中。 這 些 圖 像 在 外 銷 藝 術 品 的 製 作 過 程 中
被 相 互 借 鑑， 澳 門 的 城 市 形 象 也 隨 之 在 遠 洋 貿

圖 20.　〈1746 年澳門圖〉的關閘望廈一帶（圖片來源：葡萄
牙國家古代藝術博物館授權，筆者後製提供。）

圖 21.　“澳門畫”的關閘望廈一帶（圖片來源：香港海事博物
館授權，筆者後製提供。）

圖 19.　〈1746 年澳門圖〉圖像掃描件（圖片來源：筆者掃描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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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5.　“澳門畫”的立體旗幟與鐘樓（圖片來源：香港海事博
物館授權，筆者後製提供。）

圖 24.　〈澳門屏風圖〉的立體旗幟與鐘樓（圖片來源：葡萄牙
東方博物館授權，筆者後製提供。）

門畫”為觀眾帶來了重要的新資訊——人，這是
漆 盒 和 屏 風 都 沒 有 涉 獵 的。 當 然， 藝 術 品 所 蘊
含 的 資 訊 也 與 圖 像 本 身 承 載 的 器 物 體 積、 功 能
以及製造者與訂造者的喜好有關。

或許正如一位葡籍學者認為〈澳門屏風圖〉

易 的 進 程 中 得 以 廣 泛 傳 播。 換 言 之， 這 類 年 代
接 近 並 在 圖 像 中 存 在 明 顯 相 似 的 城 市 肌 理 及 細
節 的 地 圖 藝 術 品， 或 許 能 夠 稱 之 為“ 澳 門 風 景
圖模式”（Model of  Vista de Macau）。

此外，相比起漆盒和屏風的澳門意象，“澳

圖 22.　〈澳門屏風圖〉以議事亭廣場為中心視角（圖片來源：
葡萄牙東方博物館授權，筆者後製提供。）

圖 23.　“澳門畫”以議事亭廣場為中心視角（圖片來源：香港
海事博物館授權，筆者後製提供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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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 能 是“ 葡 萄 牙 人 的 委 託 作 品， 因 為 在 澳 門 的
畫 面 上， 有 一 個 刻 意 的 目 的， 那 就 是 其 中 幾 面
與 葡 萄 牙 主 權 有 關 的 旗 幟， 不 僅（ 出 現 ） 在 陸
地 上， 而 且 還 在 各 種 船 隻 的 旗 幟 上 ”。 49 我 們
在 十 八 世 紀 末 至 十 九 世 紀 初 的 澳 門 畫 作 中 很 難
找 到 葡 萄 牙 十 字 旗 的 蹤 影， 但 這 種 旗 幟 卻 出 現
在“ 澳 門 畫 ” 及 同 系 列 的“ 廣 州 畫 ” 中， 筆 者
認 為 這 是 在 刻 意 突 出 葡 萄 牙 在 澳 門 與 廣 州 的 特
殊地位。

當 然， 我 們 必 須 警 惕 以 葡 萄 牙 為 中 心 的 藝
術 創 作 觀 點 是 否 合 理。 正 如 葡 籍 學 者 亞 歷 山 德
拉‧柯 維 洛（ A l e x a n d r a  C u r v e l o ）在 研 究
〈澳門屏風圖〉時發出的拷問：

我們所掌握的資料並沒有清楚地表

明，中國的屏風是為了葡萄牙的客戶生產

或訂購的。當然會有買家，它們會在葡萄

牙在亞洲的機構中流通，而且有些會到達

葡萄牙。但是，我們是否能說這種類型的

物品擁有一個“葡萄牙”市場？ 50

如 果 僅 以“ 澳 門 畫 ” 一 幅 畫 來 進 行 解 讀，
它 似 乎 只 是 在 向 觀 看 者 表 達 這 片 土 地 上 有 大 量
的 華 人 和 夷 人、 男 性 和 女 性 共 同 生 活； 但 是 如
果 結 合 同 系 列 的“ 廣 州 畫 ”“ 黃 埔 畫 ” 和“ 肇
慶畫”來看，那麼繪圖者的意圖就相當明顯了。
它 嘗 試 利 用 城 市 中 的 人 物 告 知 觀 看 者 外 國 人 居
住 在 這 些 城 市 的 情 況： 夷 人 在 廣 州 只 可 以 在
十 三 行 區 域 範 圍 活 動， 因 為 在 廣 州 城 牆 內 沒 有
任 何 的 夷 人 形 象， 而 且 從 城 牆 右 側 城 門 外 的 儀
仗 架 勢 不 難 看 出， 繪 圖 者 在 強 調“ 廣 州 官 員 ”
鳴 鑼 開 道 的 場 景， 這 或 許 是 1748 年 從 肇 慶 遷
往 廣 州 的 兩 廣 總 督 的 方 陣， 其 與“ 肇 慶 畫 ” 中
的 小 方 陣 形 成 鮮 明 對 比， 它 在 告 訴 觀 看 者 廣 州
有“ 大 官 ” 駐 紮； 在 黃 埔， 夷 人 只 有 在 停 泊 區
內 才 可 以 活 動， 所 有 的 夷 船 停 泊 在 黃 埔 島 的 岸
邊， 且 廣 州 城 內 沒 有 一 艘 夷 船， 也 說 明 了 夷 船
需 要 停 泊 在 黃 埔 一 帶； 而 在 肇 慶， 夷 人 是 不 被
允 許 到 達 這 裡 的， 所 以 圖 中 一 個 夷 人 也 沒 有。
換 言 之， 夷 人 在 澳 門 城 圍 牆 內 是 可 以 較 不 受 限
地 活 動， 且 這 座 城 市 受 到 葡 萄 牙 的 武 裝 保 護。

在 某 種 意 義 上， 這 種 表 現 方 法 像 是 在 對 外 傳 遞
澳 門 的 特 殊 性， 同 時 也 是 澳 門 與 廣 州 兩 地 之 間
動態關係的一種隱喻。

另 一 個 需 要 強 調 之 處 是，“ 澳 門 畫 ” 的 多
處 描 繪 與《 澳 門 記 略 》 高 度 吻 合， 如 畫 中 的 關
部 行 台 是 帶 有 柵 欄 的 中 式 建 築， 但 無 論 是〈 澳
門 屏 風 圖 〉 還 是〈1746 年 澳 門 圖 〉， 其 中 的
關 部 行 台 都 沒 有 外 圍 的 柵 欄， 現 可 查 的 同 時 代

（十八世紀下半葉）圖像資料中，似乎只有《澳
門 記 略 》 中 的〈 關 部 行 台 圖 〉 繪 有 柵 欄。 無 獨
有 偶，“ 澳 門 畫 ” 中 聖 方 濟 各 修 院 門 口 站 立 的
“ 加 思 欄 僧 ” 與《 澳 門 記 略 》 所 載 形 象 相 近，
就 連 手 中 所 持 的“ 傘 ” 也 被 繪 入； 而 沙 梨 頭 一
帶 的 碼 頭、 稅 館 形 象 都 與《 澳 門 記 略 》 的 圖 像
高度相似。這不免讓筆者有些懷疑，到底是“澳
門畫”參考了《澳門記略》，還是《澳門記略》
參 考 了“ 澳 門 畫 ” 或 當 時 的 同 類 型 畫 作， 抑 或
是純屬巧合？

可 見， 現 在 貿 然 判 斷“ 澳 門 畫 ” 的 具 體 創
作 年 代 是 相 當 冒 險 的， 因 為 上 述 疑 點 指 向 了 這
幅 畫 是“ 集 各 家 之 所 長 ” 的 可 能。 當 然， 這 也
不 能 反 證 繪 圖 者 從 未 到 達 過 澳 門， 真 相 有 待 進
一步研究。

四、“澳門畫”的繪畫特色

從 圖 像 推 斷 繪 圖 者 的 繪 圖 目 的 ， “ 澳 門
畫 ” 應 是 為 了 展 現 澳 門 華 洋 雜 處 的 生 活 形 態 ，
同 時 以 傳 達 貿 易 及 軍 事 方 面 的 資 訊 為 主 ， 而 不
僅 僅 為 了“ 再 現 ”。因 此 ，這 是 一 幅 主 要 以“ 資
訊 傳 達 ” 為 目 的 ， 以 “ 示 意 ” 為 首 要 、 藝 術 造
詣 要 求 次 之 的 畫 作 。 毫 無 疑 問 的 是 ， “ 澳 門
畫 ” 是 一 幅 帶 有 較 強 功 能 性 、 注 重 描 寫 社 會 風
貌 的 功 能 性 畫 作 ， 重 點 並 不 在 於 其 藝 術 價 值 ，
而 是 更 傾 向 於 其 “ 實 用 價 值 ” 和 圖 像 “ 史 料 價
值 ” 。

這幅畫為我們展示了澳門曾經的兩大灣——
“南灣”（Praia Grande）與“北灣”（Praia 
Pequena）繁盛的海上往來情形以及中西合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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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城 市 景 觀， 澳 門 的 城 市 肌 理 構 圖 自 北 往 南 從
關 閘、 蓮 峰 廟、 大 炮 台、 聖 保 祿 教 堂、 聖 安 多
尼堂、玫瑰堂、仁慈堂、議事亭、聖若瑟修院、
風 順 堂 等 一 直 延 伸 至 南 邊 的 媽 閣 廟 及 炮 台。 該
圖 描 繪 的 其 中 一 個“ 中 心 ”， 顯 然 是 以 議 事 亭
為 核 心 所 構 成 的“ 澳 門 城 ” 經 濟、 政 治、 宗 教
的 權 力 中 心； 而 另 一“ 中 心 ”， 也 是 城 市 生 活
的 重 心， 則 為 集 市 區（Bazar） 的 華 人 市 集，
直 至 十 九 世 紀 末 這 裡 連 同 內 港 都 是 華 人 商 貿 的
核 心 地 段。 由 於 十 八 世 紀 澳 門 城 內 外 的 城 市 肌
理 變 化 不 算 很 大， 我 們 甚 至 可 以 將“ 澳 門 畫 ”
與 1792 年 法 國 人 繪 製 的 較 為 精 確 的 澳 門 半 島
地圖進行對比（圖 26），51 雖然街道之間的房
屋 被 省 略 了 不 少， 但 是 幾 乎 大 多 數 的 重 要 建 築
物 都 能 對 一 一 對 應， 意 味 着 地 理 位 置 相 對 準 確
是這幅畫的特色之一。

從 作 品 的 分 類 來 看，“ 澳 門 畫 ” 應 屬 地 誌
畫。 從 作 品 所 繪 製 的 華 洋 雜 處 生 活 形 態 來 看，
有 別 於 早 前 頗 受 學 界 關 注 的〈 澳 門 山 水 長 卷 〉
及 相 關 古 地 圖， 繪 圖 者 非 常 清 楚 澳 門 華 夷 人 口
的 活 動 範 圍。 儘 管 繪 圖 者 對 於 西 式 建 築 的 繪 畫
技 藝 較 為 生 疏（ 體 現 在 對 西 式 建 築 的 構 件、 整
體 構 圖 透 視、 立 體 繪 畫 的 陰 影 處 理 上 ）， 但 對
人 物 的 職 業、 外 貌 特 徵 刻 畫 得 非 常 到 位， 甚 至
與《澳門記略》中所記載的情形高度吻合。

可 以 說， 從 繪 畫 技 藝 來 看， 此 畫 的 繪 圖 水
平 和 藝 術 價 值 並 不 算 高， 西 式 建 築 的 刻 畫 並 非
此 畫 的 長 處， 甚 至 暴 露 了 畫 家 的 身 分。 畫 中 的
教 堂、 房 屋、 道 路、 城 牆 等 構 圖 略 顯 拙 劣， 圖
中 所 繪 的 山 水、 船 隻 卻 較 為 精 細。52 在 對 外 貿
易 的 背 景 下， 華 人 繪 圖 員 長 期 從 事 外 銷 繪 畫，
風 格 多 為 中 國 風 俗 畫 與 歐 洲“ 寫 實 主 義 ”（ 透
視、明暗等的運用）的混合模式——這種時期的
中 西 混 合 畫 作， 或 許 在 中 國 會 被 認 為 是 西 畫，
在 西 方 卻 會 被 認 為 是 中 國 畫（ 當 然 我 們 要 反 思
“ 中 西 式 二 分 法 ” 是 否 準 確 ）。 53“ 澳 門 畫 ”
對 中 式 建 築 的 描 繪 較 為 熟 練， 反 之， 對 一 些 西
式 建 築 的 描 繪 則 顯 得 較 為 突 兀： 細 看 圖 中 的 建
築， 儘 管 繪 圖 者 採 用 了 西 洋 畫 法 的 陰 影 及 立 體
思 維， 在 建 築 上 分 光 面 和 暗 面， 可 見 其 了 解 過

基 本 的 西 方 繪 畫 知 識， 但 大 體 上 還 是 以 中 式 繪
畫 思 維 與 技 巧 勾 勒（ 許 多 房 屋 和 旗 幟 的 立 體 構
造 呈 現 均 出 現 問 題 ）。 根 據 畫 中 對 中 西 式 建 築
風 格 的 理 解 與 掌 握， 再 結 合 整 幅 畫 作 的 用 筆 和
風 格 而 言， 該 畫 有 可 能 是 出 自 較 早 期 且 水 平 較
為 平 庸 的 中 國 畫 師 之 手。 此 外， 我 們 也 可 透 過
華 洋 人 物 外 觀 的 刻 畫 判 斷 畫 家 身 份： 其 對 華 人
人 物 衣 着、 生 活 用 具 的 細 節 刻 畫 較 為 精 準， 可
見畫家為華人無疑。

這 幅 畫 作 呈 現 出 乾 隆 年 間 澳 門 華 洋 雜 處 分
治、 宗 教 多 元 的 社 會 風 貌 場 景， 重 點 突 出 了 澳
門 重 要 的 政 治、 軍 事 海 防、 貿 易 和 宗 教 場 所，
描 繪 了 澳 門 社 會 主 僕 有 別 且 階 級 分 明 的 特 點，
以 服 飾 結 合 地 理 位 置 及 人 物 動 作 還 原 了 不 同 文
化、 不 同 職 業 人 士 的 生 活 場 景， 甚 至 連 家 畜 都
被 畫 得 栩 栩 如 生， 這 些 細 節 似 乎 難 以 從 其 他 地
圖 畫 作 的 範 本 中 獲 得 參 考 —— 畢 竟 範 本 難 以 完
全 準 確 地 傳 達 出 建 築 的 功 能，“ 繼 承 者 ” 也 難
以 憑 空 幻 想 出 建 築 與 人 之 間 的 互 動 關 係， 只 能
憑 畫 師 的 生 活 經 歷 與 繪 圖 經 驗， 以 及 畫 師 之 間
的 資 訊 交 流 作 補 充。 例 如 在 畫 中 的 聖 若 瑟 修 院
左 方 繪 有 一 名 夷 人， 其 比 例 恰 恰 與 真 實 場 景 相
約。 在 現 實 世 界 中， 聖 若 瑟 修 院 的 圍 牆 確 實 較
高， 而 這 個 人 物 放 在 此 處 就 是 用 於 說 明 圍 牆 的
高 度， 說 明 繪 圖 者 除 了 知 道 建 築 的 作 用 與 使 用
者，或許還知道人物與建築之間的高度比例。

再 者， 結 合 同 一 系 列 的“ 廣 州 畫 ” 和“ 黃
埔 畫 ” 作 討 論， 顯 然 畫 師 描 繪 十 三 行 地 區 的 外
國 商 旗 的 準 確 度 較 差， 如 英 國、 荷 蘭 等 國 的 旗
幟 色 彩 均 有 異 樣， 並 且 旗 幟 應 立 在 商 館 正 立 面
前 方 的 空 地， 而 並 非 如“ 廣 州 畫 ” 所 繪 般 置 於
房 屋 上 方。 按 常 理， 這 些 錯 誤 不 應 該 出 現 在
十 八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已 經 高 度 商 業 化 且 繪 畫 技 藝
純 熟 的 廣 州 十 三 行 沿 岸 畫 師 之 手。 正 如 范 岱 克
（Paul A. Van Dyke）在研究 1760 至 1822
年 廣 州 十 三 行 商 區 旗 幟 的 圖 像 時 提 出：“ 有 的
旗 幟 不 正 確 和 位 於 錯 誤 的 建 築 物 前 ”， 是 因 為
“ 旗 幟 不 是 藝 術 家 為 了 美 化 一 幅 畫 而 畫 入 的 東
西， 所 以 它 要 麼 在 那 裡， 要 麼 就 是 藝 術 家 弄 錯
了”，54 他更指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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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6.　1792 年法國人繪製的澳門半島圖，法國國家圖書館藏。（圖片來源：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“全球地圖中的澳門”項目授權，
筆者複製提供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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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行的繪畫，除了少數我保留意見

外，都是相當可靠的歷史記錄。一幅畫可

能會顯示出一些小的不準確之處，如當年

的建築結構不正確或旗幟不正確。諸如此

類的小歷史誤差，對一些買家來說似乎並

不重要，只要畫中代表他們的部分（如他

們曾經住過的建築或他們的國旗）是正確

的。然而，如果有兩座或更多的建築被描

繪得過時了，或者如果碼頭上的土地開發

明顯不再符合當年的情況，那麼藝術家可

能會發現他的作品更難出售。55

范岱克的真知灼見向我們說明了在“一口通商”
政 策 後， 廣 州 十 三 行 出 品 的 圖 像 產 品（ 瓷 器、
扇 子、 畫 作 等 ） 會 緊 跟 每 年 商 區 的 實 際 變 化 對
圖 像 進 行 更 新， 較 為 嚴 謹。 顯 然， 如 今 我 們 或
許 已 將“ 澳 門 畫 ” 視 為 藝 術 品， 但 其 本 質 上 是
一 種 商 品。 整 體 來 看，“ 澳 門 畫 ” 的 繪 圖 技 藝
與 準 確 度 似 乎 並 未 達 到 十 八 世 紀 末、 十 九 世 紀
初 在 廣 州 十 三 行 由 流 水 線 生 產 的 外 銷 畫 水 平。
筆 者 進 一 步 推 測， 繪 圖 者 存 在 曾 到 訪 澳 門 實 地
考 察 的 可 能， 甚 至 他 可 能 是 一 位 曾 居 住 在 澳 門
的華人畫師。

結語

顯 然， 地 圖 與 地 誌 畫 是 繪 圖 者 對 於 空 間 想
像 的 具 象 化 產 物。 在 攝 影 術 出 現 之 前， 56 一 幅
地 理 作 品 的 繪 製（ 無 論 是 地 圖 還 是 地 誌 畫 ） 無
疑 是 人 類 將 其 所 見、 所 想 透 過 繪 畫 的 方 式 呈 現
出 來 的 可 視 化 結 果。 一 般 意 義 上 的 地 圖 或 繪 畫
製 作， 至 少 需 繪 圖 者 進 行 觀 察（ 無 論 是 模 仿 範
本 或 直 接 創 造 ）、 測 量、 思 考、 佈 局、 繪 畫 等
一 系 列 程 序。 繪 畫 的 構 圖 與 細 節 描 繪 是 作 者 內
心 想 法 的 投 射， 繪 圖 者 通 過 畫 筆 將 其 認 為 或 在
想 像 中 構 建 出 來 的 圖 像 呈 現 在 畫 布 之 上。 看 似
簡 單 的 收 集 和 傳 播 資 訊 的 過 程， 還 涉 及 到 根 據
當 地 環 境 對 觀 察 對 象 進 行 調 查、 解 釋、 評 估、
分類和認證等的主動認知過程。

早 期 的 澳 門 地 圖 由 於 缺 乏 精 確 的 測 量 與 計
算，不同年代、不同作者的地圖往往呈現出截然

不同的海岸線與城市佈局，其中以西方繪圖師所
繪的地圖較中方精確，這是歷史學者使用這類材
料 時 需 要 警 惕 的。 地 誌 畫 則 屬 於 精 確 度 較 地 圖

（含航海圖）“稍低”的一類畫作，其“真實性”
完全依賴於繪圖者“求真”的態度與技藝。

在近代以前，地圖類繪畫的複製與重製主要
面臨兩大難題：第一是地圖的比例會使得一些重
要細節丟失，從而使得下一位“繼承者”在複製
地圖時出現失真；第二是地圖資訊固化且地理資
訊未能及時更新，無法反映城市肌理變化的真實
情況，這種情況在異地繪圖時經常發生。

隨 着 上 世 紀 末“ 以 圖 證 史 ” 的 風 潮 與 社 會
文 化 史 的 興 起， 越 來 越 多 學 者 開 始 採 用 繪 畫、
地 圖 對 早 期 澳 門 史 進 行 研 究， 但 受 限 於 史 料 的
缺 乏（ 尤 其 是 圖 像 史 料 ）， 過 往 澳 門 史 學 界 經
常利用喬治·錢納利（George Chinnery）、
奧 古 斯 特· 博 爾 傑（Auguste Borget） 等 畫
家 的 作 品 來 重 構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的 澳 門， 意 味 着
在 某 種 意 義 上 選 擇 相 信 畫 作 的 史 料 功 能。 但 是
筆 者 必 須 強 調 的 是， 任 何 一 種 史 料 都 有 其“ 虛
假性”的一面，倘若我們完全相信某一“孤證”
史料，那麼將會對研究帶來較大的問題。

正 如 葡 籍 學 者 碧 沙 白（ Isabel  Murta A. 
Pina） 在研究〈 澳門屏風圖 〉 時， 評論前人根
據建築對圖像進行互證辨別的工作：

這種類型的分析存在着困難和風險，

事實上，建築的空間位置（有時是可疑

的，甚至是錯誤的）、風格化或簡化，以

及藝術家／藝術作品引入的建築複製，構

成了一系列因素，通常會使區分複雜化，

甚至有礙區分。57

不 可 否 認 的 是， 單 憑 繪 畫 的 細 節 作 為 年 代 判 斷
依 據， 並 以 此 作 為 建 築 形 態 的 歷 史 證 明， 顯 然
需 要 紮 實 的 史 料 判 斷 功 底、 洞 見 能 力 以 及 一 定
的“運氣”。

筆 者 相 信，“ 澳 門 畫 ” 的 發 現 與 利 用， 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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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釋：

1. 周琰僅對這四幅畫作進行簡要說明，並未深入研究，詳見周

琰：〈從未知國到異托邦：17—20 世紀西方在中國的植物獵

取〉，《澎湃新聞》，2020 年 11 月 26 日，www.thepaper.

cn/newsDetail_forward_10133124，2023 年 1 月 3 日讀取。

2. 楊斌教授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前博物館發現一幅描繪香山

會 為 學 界 填 補 十 八 世 紀 下 半 葉 澳 門 城 市 及 社 會
史 研 究 的 一 大 空 白， 且 如 按 照 該 系 列 畫 作 流 傳
的 順 序 推 演： 這 幅 畫 作 在 華 南 一 帶 繪 製， 經 國
際 航 線 到 達 巴 西 里 約 熱 內 盧， 其 後 再 傳 到 意 大
利，最終漂洋過海傳至香港，歷經路途之遙遠，
實屬不易。那麼就意味着，我們對於“澳門畫”
的 討 論 不 能 畫 地 為 牢， 被“ 澳 門 藝 術 史 ” 的 框
架 限 制 並“ 就 澳 門 史 而 論 澳 門 史 ”， 從 而 忽 略
了 其 歷 史 意 義 與 價 值。 我 們 應 以 全 球 貿 易 史、
全 球 藝 術 史 的 眼 光 去 看 待 這 幅 畫 作， 將 其 放 置
在 更 為 宏 大 的 歷 史 視 野 進 行 討 論： 這 幅 畫 是 澳
門 在 國 際 貿 易 尤 其 是 全 球 藝 術 史 交 流 中 的 重 要
印 記， 它 不 僅 作 為 澳 門 城 市 史、 社 會 經 濟 史 的
重 要 史 料 反 映 出 十 八 世 紀 下 半 葉 華 夷 雜 處 的 生
活 風 貌， 它 還 向 世 界 宣 傳 了 十 八 世 紀 澳 門 的 國
際 貿 易 城 市 形 象， 其 所 承 載 的 歷 史 意 義， 遠 超
過畫作本身的藝術價值。

但筆者必須強調的是，作為圖像史料而言，
繪 畫 較 相 片 更 具 有“ 欺 騙 性 ”， 畢 竟 畫 作 並 不
能 百 分 百 地“ 重 現 ” 畫 面， 其“ 真 實 性 ” 完 全
取 決 於 藝 術 家 的 個 人 喜 好 與 技 術。 如 果 畫 作 是
參 考 前 人 的 作 品 進 行 改 編 和 重 繪（ 例 如 十 八 至
十 九 世 紀 非 常 流 行 的 銅 版 畫， 就 是 作 為 書 籍 的
插 畫， 故 同 一 場 景 常 常 有 多 個 版 本 ）， 那 麼 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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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 索 進 行 初 步 判 斷。 至 於 該 畫 的 年 代 判 斷、 畫
中 的 人 物 描 寫 及 其 所 涉 及 的 社 會 人 文 問 題， 因
篇幅有限，筆者將另文再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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